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公共生活”话语

的引入和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凸显，关涉农民精神

生活引导、道德观念整合乃至乡土社会秩序生成的

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问题引起了国内部分专

家学者的重视。目前，学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

休闲文化生活的研究较多，但从公共空间角度探讨

乡村休闲文化生活变迁的研究尚属阙如。有鉴于

此，笔者拟从公共空间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乡

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变迁的过程进行梳理，理清

其内在理路，拓展当前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变

革的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路径。

1 改革开放初期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
变承

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娱乐生活贫乏

得可怜，政治学习充塞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各种各

样的文件材料让人心烦脑胀”[1]。自上世纪80年代

开始，党和政府对农村土地经营形式进行变革，乡

村社会自主性增强，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不能

满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人民公社

时期遭到压制的各种具有公共性质的休闲型文化

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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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民们“学之不倦”的扑克牌活动继续发

展。扑克牌易学易玩，老少皆宜，是人民公社时期

“国人学之不倦”的唯一一份文件，被戏称“‘54’号

文件”[1]。田间地头、干活休息的间歇，村民们就会

凑在一起摸两把，为单调而乏味的集体生产提供了

许多乐趣和谈资，构建了一个深受民众喜爱的休闲型

公共文化空间。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

经济条件的改善，村民得以自行安排地里的活，再加

上合理利用农业工具，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空闲时间

一下子多了起来，打牌作为人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越发成为乡民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公共休闲方式。事

实上，扑克牌的玩法有很多，如比点子、接龙、四十分、

八十分、勾技等，可以供2～7人共同玩耍，它作为一

种娱乐游戏，满足了农民群众休闲、交流等多种需

求。凭借着其广阔的农村市场，打牌这一公共性休闲

娱乐方式始终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2）摆脱了政治桎梏的戏曲以及电影业得以复

苏。看戏是中国自古便有的休闲娱乐方式，亦是改

革开放初期村民们最主要的“文化大餐”。但在集

体化时期，国民能够观看的戏曲只有8大样板戏，民

众的公共休闲娱乐生活十分单调。改革开放后，编

剧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在文革中遭到禁演的剧目

进行重编，利用农村的小戏台进行演出，得到了民

众的一致好评，观者如潮。与此同时，“电影故事片

产量大大增加，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批农村

个体电影队出现，许多地方的群众不出远门就可以

看到电影，电影也从室外走进了室内，影片从

8.75 mm发展到16 mm和35 mm的座机”[2]，多以“宽

银幕”“武打”“爱情”“战争”等词汇作渲染，内容题

材日渐丰富，农村电影进入了繁荣时期，乡村休闲

型公共文化空间也越来越繁盛。对于广大农民而

言，每次村里放电影的时候，比过重大节日还热闹，

家家户户往往都是倾巢而出，十里八乡听到消息的

民众也都赶过来看。村民们如此爱看戏看电影，一

方面是因为当时乡村公共性休闲娱乐活动的贫乏；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看戏看电影形成了一个公共场

域，在这个场域中，人们能够围绕影像话题品评交

谈，共同体验集体观影的氛围。

(3)传统节庆娱乐和庆典活动获得一定程度的

恢复。节庆娱乐和庆典活动是人民群众在千百年

中所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

体，同时它作为一项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活动，还具

有维系、整合、凝聚社区文化和社区共同体的重要

作用。当然，节庆娱乐中亦有很多封建迷信和陈规

陋俗掺杂其中。因此，建国以后，传统节庆中一些

落后的、封建的习俗遭到很大冲击。但反封建、反

迷信运动也将许多传统节庆的合理内容一并革掉，

特别是在“破四旧”运动之后，“老黄历”一律被公历

取代，传统的节庆活动一律被禁止，就连春节也被

“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农田水利建设所取

代。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公共性节庆娱乐活动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云南省马龙县为例，为活

跃群众文化，增添节日气氛，营造乡村休闲型公共

文化空间，丰富农民群众精神生活，从1991年开始，

每年春节期间，马龙县“文化局均组织文化系统各

单位开展不同规模形式为时三天的春节群众娱乐

活动。主要娱乐项目有：影视录像连映，舞龙耍狮

划旱船，猜谜套圈转盘奖，交际歌舞竞烟火”[3]；人们

得以重新参与到节庆活动当中，年节又重新变得热

闹而有生气。

2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
活的式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基层制度改

革以及农民群众经济条件改善，电视得以在农村普

及，如湖北省京山县三阳镇，“1992年，三阳城乡黑

白电视机的拥有量达到3 500台，人户率达65％，彩

色电视机还不到1 000台。1995年，三阳黑白电视

机普及。2000年，全镇彩色电视机达10 260台，户

均1.2台。”[4]正是由于电视的普及和传统休闲方式

的改变，曾经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

电影放映、戏剧演出等娱乐活动开始式微，村民们

空闲时间大都呆在家里看电视，后来有了录像机、

影碟机，民众就很少往电影院跑了，尽管当时的电

视只有很少的几个台，娱乐频道也很少，但民众依

然感到很满足[5]。可以说，电视的出现戏剧化地改

变了原有乡村社会生活的面貌；同时亦改变了以往

乡村共同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度或者说

社会关联程度，使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空间

越来越“私性化”。

当然，在市场化冲击下，不只是露天电影失去

了其公共性，人们的节庆休闲活动也越来越形象

化、私性化。以春节为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家对乡村控制的减弱，春节期间祭祖祭神活动逐

渐恢复起来，祭品也更加丰富，但有些家庭由于观

念的变化，主动放弃传统的祭祀活动。而随着城市

化的推进，城市周边村落农田被圈地征用，越来越

多的青壮年离土离乡，外出打工，由于各种原因，回

家过年的越来越少，春节成了一个不能阖家团圆的

团圆节。加之，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在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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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收音机中的联欢节目也成为时兴的活动，人们可

以在家中看春节联欢晚会，除尘守岁、贴春联、拜大

年、燃爆竹、办年货等传统习俗也在茅屋变瓦房中

变得仪式性，人们的公共性文化活动越来越少，春

节原有的年味也就越来越淡。

但此一时期并非所有的群体性休闲娱乐活动

都衰微了，在一些传统的休闲活动面临瓶颈之际，

一股“麻将之风”席卷乡村大地，充实了人们日益贫

乏的精神生活，营造了一种新式的乡村休闲型公共

空间。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不良社

会风气的影响，麻将逐渐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在市

场化的场域中，打麻将渐渐成了人们赌博的工具，

并且百禁不止，据山西运城典型小康村经验显示，

“由于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农村打麻将赌

博成风。有的一赌就是一两天，耽误了农活，影响

了上班，有的因赌博，使邻里反目，家庭不和，兄弟

成仇，造成许多不安定因素，有的甚至严重影响了

孩子学习和身体健康”[6]，而有些地区乡村赌博“不是

农民之间普通的小赌，而是外来的有组织的赌博团

伙。由于农村本来有打牌赌钱的风气，加上转型时期

价值观混乱，很容易接纳外来的赌博活动，侵蚀农村

的社会资本”[7]，使享乐主义充斥人们的思想，打麻将

也就由人们休闲娱乐的精神支撑转变为精神虚无的

窠臼，失去了其原有的休闲功能，成为了打磨时间，甚

至是追求不劳而获的经济利益的赌博工具，其扮演的

休闲型公共空间角色日益淡化。

3 新农村建设与休闲型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
重构

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已

然呈现严重匮乏的态势，为此国家积极开展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安排文化下乡，将电影、图书等公共

文化产品送到乡村，重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

活。当然，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的发展并非仅仅依

靠国家的“送”，乡村民众也非常重视培育自己的休

闲型公共文化活动方式，如广场舞在农村的兴盛，就

是农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露天电影在农村重新放映。露天电影在农

村的重新放映，缘于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共同实

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2000年起,国家发改

委参与并开始大力支持这一项重点文化工程，至

2007年,国务院已经将一村一月一场的公益放映目

标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

2013年以来中宣部要求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公益性的电影下乡发展迅速。以宁波

为例，在2007年10月底前宁波就已经消除了全市

范围内的电影放映空白村，电影放映覆盖率达

100％。2007—2010 年，又连续4 a 率先超额完成

“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全市2 056个中

心村共放映公益电影100 705场，观众达41 941 307

万人次[8]。至此，已经衰落的农村电影放映业获得

了新的转机,目前已超越了其原来仅属于文化事业

的定位，拓展为一项面向群众需求的新时期公共文

化服务。但露天电影的回归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

放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影片类型，尤其是

新片较少，大部分制片商往往忽略农村电影放映这

个平台，再加上一些农民记忆中的老影片，因为胶

卷转数字技术上存在问题，使得广大农民失去免费

观影的机会[9]，再者，电影正式放映前是长篇累牍的

大段广告，如流行歌曲下载、手机铃声体验以及一

大堆明星的漂亮头像，以至于人们难以体会到儿时

看露天电影感受[10]，对电影下乡提不起兴趣，其对构

建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作用也就随之减弱。

（2）“广场舞”跳进村，舞出农民新生活。广场

舞是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具有其他大众文化所共

有的文化特征，即自发性、简易性、平等性及实惠

性。新世纪以来，广场舞发展迅速，并逐渐由城市

向乡村扩展，成为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广州市“花都区委组织部和各镇（街）

党组织大力推广农村广场舞和乡村歌曲创作，并定

期举办‘村晚’汇报演出，目前花都各镇（街）每晚均

有广场舞活动，村民乐在其中”[11]。农闲时节，茶余

饭后民众们总要聚集在广场上，或跳舞、或闲聊，在

政府的许可下，也有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小贩到广场

上贩卖玩具、小吃等，这就又吸引了小孩子们前去

玩耍，而父母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也会前去，这样

“以一带三”，广场上的民众越聚越多，形成了一个

极大的公共文化空间，民众既得到了休息，也感受

到了邻里之间的深厚情谊，生活质量得以提升。但

“由于广场舞是一种临时性组织，因此存在一些制

度上的缺陷。比如，在政府管理方面，承办此类场

地一般接触的是城管执法与环保局，基本不需要跟

工商局、税务局、文化局等这类职能部门打交道，导

致政府对于管理的不全面，一方面职能没有得到很

好的行使，一方面在参与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后找

不到合适的渠道得以解决”[12]，因此需要各级部门加

以重视。

（3）传统节日庆典活动逐步回归。节日期间举

行的传统文娱活动，喜闻乐见，深受农村居民喜爱，

后因市场消极因素的影响而逐渐淡出。而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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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战略举措的提出和国家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的重视，为传统节庆中公共性文化活动的张扬提供

了契机。自2008年起，国家法定节假日中，新加了

清明、端午、中秋3个传统节日，国家高度重视民族

传统节日继承发展，将传统节日同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有机结合，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全

社会带来了传统节日的“回归”热潮。“对中国人而

言,传统节庆就意味着闲暇、欢乐、温馨和幸福”[13]，

它构建了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

是不可能退出民众生活舞台的。而“节庆活动的意

义,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临时的‘庆祝共

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组织方式既可以是开放的或

半开放的, 也可以是完全封闭的”[14]，而无论是开放

式、还是封闭式的节日庆祝共同体，都对重构民众休

闲娱乐的新型公共空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 休闲型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变迁的启示

休闲型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是乡村民众打发闲

暇时间、促进邻里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它的开展

关系到村民精神生活的充实、村庄社区整合以及社

会秩序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休闲型公共文

化生活变迁是国家力量、市场机制以及乡村精英三

种逻辑互融的结果，如何利用这几种力量，使乡村

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开展充分发挥其休闲价值，

摆脱过分娱乐化的掣肘，是未来乡村休闲型公共文

化生活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乡

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变迁的过程的梳理与思考，

笔者以为在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中必

须注意以下三点：

（1）革故鼎新，把握好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建

设的基本向度。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休闲型公共文

化生活经历了一个既有发展，也有式微的渐变过

程，而对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在于是否

能够明确把握休闲型公共文化建设的基本向度。

因而，未来进行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建设必须革故

鼎新，仔细对传统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进行鉴别，

对传统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进行改造和创新，同

时，还必须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培育新型的乡村休

闲型公共文化空间并拓展其功能，激活和助推传播

正能量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开展，如广场舞在

农村的兴起就是很好的创新实践成果，既丰富了民

众的休闲娱乐活动，又加深了民众之间的亲密度，

营造了一个集休闲、健身于一体的乡村休闲型公共

空间。

（2）促进村庄外部支持与内部承接力的相互融

合、相辅相成，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

化发展系统。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构建需

要村庄的内外层面均衡着力才能促进其全面健康

发展：一是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大对农村休闲型

公共文化建设的倾斜度，建立文化下乡的长效机

制，促进电影下乡、图书下乡等持续发展。农民群

众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主体，当下农村社会的休闲型

公共文化生活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而需要

建立长效机制，为农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如“通过建立老年人协会和农村文化活动中心，让

农民可以在闲暇时间有一个公共的、有品味的、适

合他们需要的交流场所，有一些可以让农民表达自

己人生意义的合适的方式。”[15]二是培育公共精神，

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重塑农民群众对乡村休闲

型公共文化生活建设的信心。一方面要尊重农民

群众的主体性，重塑农民的自信心，使农民自己重

视精神生活的充实，通过激发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切实增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拓展的动力；另一方面

要培育、整合、利用新兴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空

间，并拓展其功能，使农民群众重拾对乡村公共文

化的信心。

（3）激发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切实增强乡村休

闲型公共文化生活拓展的动力。乡村休闲型公共

文化生活的重构有赖于民众的文化自觉，因为只有

民众自发地投入到休闲型公共文化建设中去，才能

够切实增强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拓展的动

力。现阶段，文化自觉在农村还未铺展开来，农民

对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较少，缺

少重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的主动性。因而须采

取措施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通过多样化

的媒体宣传与教育，加深人们对乡村休闲型公共文

化事业的认识与了解，增加其文化认同感；同时，还

要帮助人们认识到当前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发展

面临的困境，以及重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对

农民群众的重要性，以此来调动农民群众重构乡村

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动力。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在国家

力量、市场机制以及乡村精英3种逻辑互融的作用

下，经历了从复苏、衰微到再发展的3个变化阶段。

乡村公共文化变迁的历史表明：只有充分发挥国

家、市场与乡村精英协同联动的作用，把握好乡村

公共文化开展的向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系

统、促进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好的公共文化生活就

会得以重构，村庄秩序重建和社区整合的目的就能

有望达成。 （下转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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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阳气上升，万物复苏的时节，也是一年

新的开端。居于百节之首的春节，又称“过年”，

“年”，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
禾部》：“年，谷熟也”。后来根据历法知识、天象、物

候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与终点，年成为一年四季

时间的总称。春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的和谐

观、循环往复的时空观、丰富内涵的礼俗观等。而

其文化内涵和独特价值往往是通过节物来承载的，

如福字、门神、灶神、春联、爆竹、红灯笼、窗花、年画

等，这些视觉符号表达着人们求吉纳福、除旧迎新、

欢乐喜庆的民俗内涵，是春节文化精神的符号化载

体，是人们寻求认同感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

符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

人们对这些视觉符号越来越淡漠，对其深厚的文化

内涵知之甚少。所以，在理解春节文化精神特质的

基础上，提炼传统文化内核，融入现代设计方法，打

造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春节符号迫在眉睫。

1 春节视觉符号

视觉认知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是传统文化识别、传播的重要基础。

视觉符号是一种被视觉感知的符号，即运用图

形、色彩并赋予一定的物质载体，实现人们思想情

感交流的目的。春节视觉符号是春节文化内涵的

外在表现，是人们表达除旧迎新、祈福纳祥美好愿

望的载体，是人们表述驱邪辟灾、健康欢乐生命情

感的符号。根据索绪尔符号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

组合而成。乌丙安教授对其解释为：“任何民俗符

号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民俗表现体和它们所表现的

具体的民俗对象与抽象的民俗含义或概念结合而

成。”[1]31在春节视觉符号中，民俗表现体是“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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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novative Visual Symbols of Spr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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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ring Festival, which ha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one in China. Spring Festival visual symbol carrying people good wishes of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old and ushering

in the new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and a symbol of national cohesion, willpower and

appeal. The aim to excava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behind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study of design principles and

design methods of visual symbols in Spring Festival is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new era of visual symbols in

Spring Festival,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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